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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全球性的人口转变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一转变 “在现代

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将人口转变

作为核心，才能真正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 （Ｄｙｓｏｎ，２０１０）。同样，中

国的人口变化不仅与其历史进程紧密联系，而且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深

远影响。本文从全球视角对中国人口转变进行描述，并考察未来几十年中国

人口发展的主要趋势及面临的挑战。

二　世界和中国的人口转变

（一）２０世纪中期以前的人口变化

　　人口转变最早发生在欧洲。在 １９世纪初期，一些欧洲国家就出现了死

亡率长期下将的趋势。在此后的１５０年中，英国、法国、瑞典的出生时预期

寿命分别从１８００～１８０９年的 ３７３岁、３３９岁和 ３６５岁上升至 １９５０年的

６９２岁、６６５岁和７１３岁。随着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在 １９世纪中期也

开始下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国以及瑞典，１８００年左右出生的人们，

还有比较大的家庭规模，每名妇女大约生育 ５个子女。但 １９００年左右出生

的妇女的终身生育率就已降到平均每人 ２个子女 （ＬｉｖｉＢａｃｃｉ，２００７）。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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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有关部门的资料，欧洲、北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在 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初就基本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口转变。其出生时预期寿命已达

到６６岁，总和生育率 （ＴＦＲ）下降至大约每名妇女３个子女 （ＵＮ，２００９）。

在人口转变早期，死亡率和出生率的下降都比较慢，且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

得以实现。这就使得社会和政府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这些变化并应对由

此带来的各种影响。

相比之下，人口转变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开始较晚。直至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仍然保持着高出生率和高死亡

率。联合国有关资料显示，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期，这些国家 （不包括中

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大约为 ４１岁，总和生育率 （ＴＦＲ）为每名妇女超过

６个子女 （ＵＮ，２００９）。

中国曾是具有上述人口特征的典型国家。根据 １９３０年左右对中国农民

的一项调查，人口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大约只有 ２５岁，总和生育率为 ５５左

右 （Ｂａｒｃｌａｙ等，１９７６）。在２０世纪上半叶，尽管中国一些城市在降低死亡

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全国人口的出生时预期寿命可能低于 ３５岁。２０

世纪 ４０年代末全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大约为每名妇女 ５至 ６个子女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２００１；Ｚｈａｏ，１９９７）。

实现人口转变之前的高死亡、高生育对社会经济发展有许多重要影响。

这种影响之一就是高死亡对人力资源所造成的巨大浪费。这种浪费直接导致

了当时经济的缓慢增长。例如，２０世纪 ３０年代左右，在中国农村人口高死

亡率的影响下，超过４０％的子女不能活到 １５岁。因此，为了确保有一个儿

子活到结婚年龄并传宗接代，平均每对夫妇就需要生育至少 ５个子女。于

是，妇女就不得不在其生育年龄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怀孕、分娩并照顾子女。

然而，这些妇女及其家庭的努力和投入有很大一部分由于子女的早逝而不能

得到应有的回报。由于这些原因，人口转变前的社会经常出现的经济增长缓

慢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２０世纪下半叶全球性的人口转变

如图１～图４所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工业化国家的出生率和

死亡率持续下降。到 ２０世纪末为止，出生时预期寿命从 ６６岁左右上升至

７５岁左右，总和生育率则从每名妇女大约 ３个子女降至 １６个。由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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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以及国际迁移的影响，世界上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的人口总数由

１９５０年的８１２亿增加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１９５亿。与此同时，其年龄结构逐渐变

老。６５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８％左右上升至 １４％以上。不过，由

于生育率下降，这些国家的总抚养比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在此，总抚养

比用０～１４岁和６５岁以上的人口之和 （即受抚养人口）与 １５～６４岁人口

（即工作年龄人口）的数量之比来衡量，以每 １００名工作年龄人口所负担的

非工作年龄人口数量来表示。在 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间，总抚养比在 ５５左右波

动，此后稳步下降至２０００年的４９（ＵＮ，２００９）。

图 １　出生时预期寿命的变化

资料来源：ＵＮ（２００９）。

图 ２　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ＵＮ（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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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抚养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ＵＮ（２００９）。

图 ４　６５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ＵＮ（２００９）。

欠发达国家 （不包括中国）的人口转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

或者开始加速。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预期寿命从４１岁上升至６１岁，总和

生育率从每名妇女６１个子女降至３６个子女。当然，欠发达国家人口转变

在速度和幅度上有很大差异。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最快的是东亚。最不发达

国家却远远落后，到了２０世纪末时其预期寿命只有５２岁，总和生育率约为

每名妇女５个子女。１９５０年至２０００年，欠发达国家 （不包括中国）的人口

规模从１２亿增加到 ３６亿 （如果包括中国在内，则从 １７亿增加到 ４９亿）。

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这些国家的抚养比在这段时间中大多超过 ７０，高于

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这一现象主要是由这些国家的高生育率所致，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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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直接引起子女抚养比的上升。由于同样的原因，很多欠发达国家在 ２０世

纪下半叶的人口年龄结构都保持了年轻，或出现了人口结构的年轻化 （ＵＮ，

２００９）。由此造成的高抚养比成为很多欠发达国家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三）中国人口转变与近年来的经济增长

２０世纪下半叶在中国发生的人口转变与其他欠发达国家的情况大致相

同，中国的变化更迅速，幅度也更大。

除了大饥荒期间，中国的高死亡状况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和 ６０年代得

到了迅速改善。根据班尼斯特 （Ｂａｎｉｓｔｅｒ）的估计，１９５７年的出生时预期

寿命达到 ５０岁左右，１９７０年达到 ６１岁，１９８１年达到 ６５岁。这些数据

与联合国有关部门的计算结果 （如图 １所示）非常接近。但中国官方数

据表明，这一时期的死亡率下降可能更快些 （Ｂａｎｉｓｔｅｒ，１９８７；Ｈｕａｎｇ和

Ｌｉｕ，１９９５）①。这些成就，连同斯里兰卡、哥斯达黎加以及其他一些国家

的人口所经历的死亡率下降一起，被普遍认为是贫穷国家提高人口健康

水平的成功之路 （Ｃａｌｄｗｅｌｌ，１９８６）。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的死亡率

进一步降低。全国人口的出生时预期寿命现在已达到 ７４岁 （Ｒｅｎ等，

２００４；ＵＮ，２００９；Ｚｈａｏ和 Ｇｕｏ，２００７）。虽然近年来中国的死亡率下降

速度比早些年慢了，但这种进步比一些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或东欧国家的

死亡改善情况还要显著得多。这些中亚或东欧国家的死亡率在近年来的

社会变革与重建中保持不变，有的国家死亡率甚至有所上升 （Ｍｅｓｌé，

２００４）。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尽管中国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了生育率下

降，但全国生育率水平仍然很高 （Ｌａｖｅｌｙ和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１９９０）。高生育率和

下降的死亡率导致了人口迅速增长。面对越来越大的人口压力，中国政府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全国性计划生育运动。这对将生育率降至

更替水平之下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中国总和生育率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还保

持在每名妇女６个子女左右，到了 １９８０年就已降至每名妇女 ２５个子女左

右。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生育率似乎停止了下降，总和生育率在 ２３至

９９２

① 根据中国人口信息与研究中心的资料，中国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在 １９５７年就上升至 ５６岁，
７０年代初达到６４岁，１９８１年就达到６８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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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之间波动 （Ｙａｏ，１９９５）。但从 ９０年代生育率出现了进一步下降。总和

生育率在１９９１年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到 ２０００年进一步降至不足 １６。很多

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生育率一直处于这样低的水平，或更低。这一点已被

最近发布的 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初步结果所证实 （Ｃａｉ，２００８，２０１０；Ｇｕｏ和

Ｃｈｅｎ，２００７；Ｒｅｔｈｅｒｆｏｒｄ等，２００５；Ｓｃｈａｒｐｉｎｇ，２００５；Ｚｈａｎｇ和 Ｚｈａｏ，２００６；

Ｚｈａｏ和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０；Ｚｈｅｎｇ等，２００９）。但是，如图２所示，这些研究结果

与联合国近年来估计的结果存在明显差异①。

与其他经历类似人口转变的国家一样，中国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形成

了一个 “人口窗口”。如图３所示，根据 ２００８年联合国的中方案人口预测，

虽然中国的总抚养比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初接近 ８０，但在此后就一直下降，

现在已经降至３９（ＵＮ，２００９）②。由于这样一种有利的年龄结构为经济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人口条件，它被普遍称为第一次人口红利。从人口学的角度来

看，中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是自然而然的。

三　２１世纪初中国面临的主要人口挑战

（一）２１世纪初的世界人口地图

　　近几十年来世界性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已经引起了很多重大变化。如

果我们采用联合国关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分类，显而易见，现在的世

界人口地图已与５０年前大不相同。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接近三分之一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而另外

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在欠发达国家。在 ２０１０年，发达国家的人口降至不到

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欠发达国家的人口所占比例则超过五分之四。而且

此时欠发达国家人口已是１９５０年世界人口的两倍多。这种趋势在未来 ４０年

仍将继续。

００３

①

②

如联合国２０１０年人口预测的初步结果所示，该期的人口预测已经采用了较低的生育率估
值。下文中会谈到这一点。

由于联合国２０１０年人口预测的最终结果还未公布，这里的大部分分析还是以 ２００８年联合
国的中方案人口预测结果为基础。因为联合国人口司２０１０年人口预测的最终结果极有可能
以较低的生育率估值为依据，这个最终结果会与２００８年的结果有一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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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１和图２所示，总的来看，与 ５０年前相比，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

家在出生率和死亡率方面的差距已经缩小。在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５年间，欠发达国

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仅相当于当时发达国家的 ６２％。而在 ２００５至 ２０１０年

间，欠发达国家的出生时预期寿命达到 ６６岁，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８５％。这

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同样，２００５至２０１０年间，欠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为

３３，而发达国家则为１６。与１９５０至１９５５年间相比，这一差距也缩小了许

多。尽管未来人口发展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在今后 ４０年中这两类国家的生

育率和死亡率可能会进一步接近。

在过去５０年里，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都在下降。如图 ３

和图４所示，虽然欠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下降幅度更显著，但仍比发达国家

要高一些。这主要是由于欠发达国家的儿童抚养比高。在这 ５０年中，发达

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年龄结构都开始老化。发达国家的年龄中位数从 １９５０

年的２９岁上升至现在的 ４０岁。欠发达国家的年龄中位数则从 ２２岁上升至

２７岁 （ＵＮ，２００９）。

发达国家在未来 ４０年中可能会出现如下人口变化：其死亡率将会继续

下降，而生育率可能在较低的水平上波动。由于这种变化，这些国家的人口

总量将接近１３亿，而且保持相对稳定。不过，发达国家在世界人口中的份

额将进一步缩减至不足 １４％。这些现在被认为 “发达”的国家在人口方面

的影响力将会大大降低。此外，如图５和图６所示，这些国家的人口年龄结

构会变得更为老化。其 ６５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现在的 １５９％上升至

２６２％。而这一变化会引起总抚养比大大提高，即从现在的 ４８上升至 ２０５０

年的７１。由于总抚养比的提高，以及低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劳动力

短缺，一些国家的移民数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比较而言，欠发达国家未来的人口变化明显不同。这些国家的出生率和

死亡率会进一步下降。由于相对较高的生育率和年轻的年龄结构，其人口会

继续增长。到 ２０５０年，欠发达国家人口将接近 ８０亿，占世界总人口的

８６％。如图５和图６所示，这些国家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将加速，但由于儿

童抚养比的下降，其总抚养比会保持在目前水平，或者稍低一些。很多欠发

达国家将会从这一变化中获益。除此之外，许多国家将经历快速的城市化过

程。大规模的城乡迁移可能伴随着其未来的经济增长。

当然，在联合国的分类中被认为 “欠发达”的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水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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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抚养比的变化

资料来源：ＵＮ（２００９）。

图 ６　６５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化

资料来源：ＵＮ（２００９）。

平和人口转变阶段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会依然存在。

虽然它们中的一些国家现在比其他欠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更接近发达国家，

上述分析及其主要结论仍然能简要概括过去 ５０年世界人口的变化及其在不

久将来的主要趋势。

（二）未来中国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

当前中国人口状况如何？其未来变化趋势怎样？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

口相比，中国人口现状和变化趋势又有何不同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有

必要简要说明一下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变化可能出现的若干特征。与受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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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响而经常难以预测的经济社会发展相比，中国的未来人口变化具有下

列显著的不同点。

人口变化只由很少几个人口因素决定。中国未来的人口变化也不例外。

如果仅就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而言，它们只是由出生率、死亡率和迁

移所决定。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国际移民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显得微不足道。

虽然内部迁移会大大改变人口空间分布，但对全国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没

有影响。

而中国未来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可能并不剧烈，而是相对缓慢和稳定

的。中国的死亡率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迅速下降，生育率则在 ７０年

代下降的幅度也很大。而这样的变化在未来的一二十年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如果没有受到灾难性的传染病、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的侵袭，中国的死亡率将

会稳步下降或者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与此相似，生育率可能出现小的波

动，而不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大起大落。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未来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可能缺乏 “弹性”。

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可以比较容易地刺激或调节某一特

定经济状况或经济活动。与此不同，政府的政策或者其他形式的干预却不

太可能使得未来的生育率和死亡率趋势因此发生剧烈变化。２０世纪 ７０年

代中国全国性的计划生育运动的确促使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但是现在中国

人口的主要挑战不再是生育控制。时至今日，也没有证据表明，适当的生

育刺激政策能使生育率已降至很低的国家恢复到可持续的更替生育率水

平。

人口惯性同样会影响未来的人口变化。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尽管中国的生育率从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其人口在

过去 ２０年还在增长，而且这一趋势还将持续至少 １０年。同样，在中国

人口规模开始下降以后，即使生育率上升到比更替水平略高的程度，人

口规模下降趋势也不会很快停止。而且，即使存在能有效提高生育率的

政策或干预手段，生育率的调节也只能在大约 ２０年以后才对经济发展产

生积极影响。

由于上述原因，未来中国人口的变化比其社会经济发展更容易预测。不

管我们怎么看待这些变化的重要性和影响，中国的主要人口变化趋势已经构

成了未来２５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背景，并将对其产生重大影响。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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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未来的人口趋势

那么，中国人口在未来几十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第一个是全国

人口的变化。根据联合国２００８年中方案人口预测，中国的全国人口在 ２０１０

年约为１３５亿①，在２０３０年将达到 １４６亿，然后就会开始下降。到 ２０５０

年，中国人口将会降至 １４２亿 （ＵＮ，２００９）②。虽然中国人口还要继续增

长１５～２０年，但是到２１世纪２０年代中期将会把 “人口最多国家”的称号

让给印度。而且，中国人口未来的增长幅度将会比过去 ５０年小得多。而人

口增长的本质和主要特征也会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和 ７０年代大大不同。目前

的人口增长是由过去人口变化形成的人口惯性造成的。在这一增长的表象之

下，已经出现了负的内在增长率③。因此，尽管仍在继续的人口增长还会对

各种资源和经济增长形成一些压力，但对长期发展来说，这种增长已不再是

我们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

第二是工作年龄人口 （即１５～６４岁的人口）也会发生类似变化。根据

联合国２００８年中方案人口预测，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在 ２０１０年至 ２０１５年期

间将达到１０亿左右的最大值，此后开始下降，到２０５０年会下降 １３亿。工

作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会下降得更早，从目前的 ７２％降至 ２０５０年的

６１％。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城镇人口，将在６０岁之前或在６０岁时退

休，１５～５９岁的人口数量变化可能与许多政策更加密切相关。根据联合国

２００８年人口预测，１５～５９岁人口的比例在 ２０１０年达到 ６８％，现在已经开

始下降④，到２０５０年将减少１６亿。在未来 ４０年，较年轻的工作年龄人口

（１５～２４岁）下降尤为明显，将下降 ８０００多万，或 ３６％。中国工作年龄人

口也将因此变得更为老化 （ＵＮ，２００９）。

４０３

①

②

③

④

根据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结果，全国人口 （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人口）为 １３４亿
（ＮＢＳ，２０１１）。
这些结果很可能高估了中国未来人口增长。下文将会进一步探讨这一点。

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人口变化：第一是看总人口增加还是减少，第二是看一代人能否实现

自我更替。后者通常用一组妇女能否生育足够多的女儿以接替她们来衡量。由于年龄结构

的影响，第二种考察中得出的内在人口增长及变化特征可能与第一种考察中所得出的关于

人口增长的结论不同。

根据最近的中国人口普查，２０１０年 １５～５９岁人口的比例略高一些，为 ７０％ （ＮＢＳ，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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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主要人口变化趋势是，中国生育率在未来一段时间很可能保持在

低于或者大大低于更替生育率的水平。这一趋势将对长期的人口发展和经济

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生育率上升可以阻止中国人口下降。的确，近来一

些学者也在建议中国政府改变生育政策。不过，必须认识到，虽然限制性计

划生育政策仍然存在，但这已不再是目前中国低生育率的根源，或主要原

因。有证据表明，在中国，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文化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

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希望建立较小的家庭，或者根本不想生育子女 （Ｃａｉ，

２０１０；Ｇｕ和 Ｗａｎｇ，２００９）。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许多国家的生育变化

趋势一致，并且与近几十年一些东亚国家的人口变化非常相似。同样需要指

出的是，与很多国家相比，中国的结婚年龄相对较低，不结婚的人口比例很

低，从而不生育的人口比例仍然很低。不过，在不久的将来所有这些情况都

可能发生变化。独身增多、晚婚和无子女人口比例的增加可能很快成为中国

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由于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中国内在人口增长率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已经变为负值。在联合国 ２００８年人口预测所采用的假设

条件下，预计中国人口从２１世纪２０年代中后期开始经历长期的下降。这一

下降在２１世纪之内都将继续，而且很可能持续到２２世纪。

中国人口变化的第四个主要趋势是人口迅速老龄化。如图５所示，现在

中国的总抚养比只有３９（可能是最低纪录）。虽然总抚养比以后会略有增

加，但是仍将低于１９８５年以前的水平，而且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在

未来２５年可以继续从其人口红利中获得收益。不过，中国老年人口和老年

抚养比将会迅速增加。根据联合国 ２００８年人口预测，２０１０年中国 ６５岁以

上的人口数量为１１１亿①。在未来４０年，这一数字会继续增长，在２０５０年

将达到３３１亿。如图６所示，６５岁以上人口比例将从 ８％增至 ２３％。８０岁

以上人口数量将增长更快。到 ２０５０年，这一年龄组的人口将从现在的不足

２０００万增加到１亿多。正是由于这些变化，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将从 ２０１０

年的３４岁上升至２０５０年的 ４５岁 （ＵＮ，２００９）。就人口老龄化而言，中国

的情况将与工业化国家非常类似。

第五个主要变化趋势就是城市化和人口迁徙的增加。与很多国家情况不

同，在中国，离开家乡到其他城市和地区的人群通常指的是 “流动人口”。

５０３

① 这一数字比２０１０年中国人口普查结果大约低７０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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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流动人口中的很多人，包括他们的家属，不能享受与当地居民同样的权

利。主要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在居住和就业方面往往并不稳定，并经常在

户籍所在地和工作地之间奔波往返。因为难以界定城市人口和迁移人口，难

以对流动人口进行登记与监测，在判断中国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规模及其

未来变化趋势方面，存在相当多的不确定性。不过，中国官方和学术界普遍

认为，现在中国国内迁移达到了前有未有的规模，而且城市化速度将会加

快。根据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的初步结果，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 ２２１亿，而

总人口中有近一半居住在城镇 （ＮＢＳ，２０１１）。即使按得出较低数值的联合

国预测，２０１０年的中国城市人口也已超过 ６亿，占总人口的 ４７％；到 ２０５０

年则可能增加到１０亿多，占那时总人口的７３％ （ＵＮ，２０１０）。

（四）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以上讨论的大多数人口变化将在未来几十年发生，这将对中国社会产生

深远影响。从人口学角度看，创造并保持可持续的、总体有利的、相对稳定

的人口条件，是促进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之一。政府促进和维护这种有

益于发展的人口环境的关键一步，就是密切监测人口变化并通过有效指导和

干预及时降低可预防的人口负面影响 （例如人口规模和结构的剧烈波动以

及极低的生育率）。虽然预测未来人口变化相对容易，但是如果没有关于当

前人口状态的准确数据，就不可能得出可靠的预测结果。在这方面，当务之

急就是解开关于中国近来生育率水平和人口规模的谜团。

中国政府认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在 １８左

右，并强调在未来３０年要将生育率保持在这一水平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课

题组，２００７）。然而，大多数人口学家认为，中国总和生育率在１９９５年就低

于１８，在２０００年约为１６，而从那时起可能变得更低，大约为 １５。他们

又指出，中国总和生育率在今后一段时期可能仍低于 １８（Ｃａｉ，２００８，

２０１０；Ｇｕ和 Ｗａｎｇ，２００９；Ｇｕｏ和 Ｃｈｅｎ，２００７； Ｒｅｔｈｅｒｆｏｒｄ等，２００５；

Ｓｃｈａｒｐｉｎｇ，２００５；Ｚｈａｎｇ和 Ｚｈａｏ，２００６；Ｚｈａｏ和 Ｇｕｏ，２０１０；Ｚｈａｏ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０）。由于上述原因，关于中国目前和未来人口规模的各种估计差异很

大。例如，根据中国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国人口现在接近

１３５亿，２０２０年将增至１４３亿，并于２０３３年达到峰值，约为１５亿 （国家

人口发展战略课题组，２００７）。这些结论与联合国２００８年中方案人口预测结

６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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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非常相似，但是与以较低却更为可靠的生育率估值为依据的 ２０１０年联合

国人口预测初步结果和最近美国人口普查局预测结论大相径庭。 （Ｕ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ＵＳＣｅｎｓｕｓ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１１）。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预测，中国

人口现在大约为１３４亿，２０２５年达到峰值，约为 １４亿。而在 ２０３３年中国

人口约为１３９亿，比中国政府的相应预测结果少了近１亿。至于 ２０５０年的

中国人口规模，２０１０年联合国人口预测的初步结果比其 ２００８年的预测同样

少了 １２亿 （ＵＮ，２００９；２０１１）。以上不同预测结果在生育水平上的差异

达到 ２０％，在人口规模上达到 １亿。这么大的差异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规划

和战略制定将产生深远影响，也绝不能忽视。为了解决这些不确定性所造

成的混乱，必须花大力气完善中国人口数据的收集，并努力提高其数据质

量。

遗憾的是，由于无法获得联合国 ２０１０年人口预测的最终结果，作者还

不能依据这些结果对本文中的问题进行讨论①。如果能使用这些结果，与联

合国 ２００８年人口预测结果相比，中国总人口规模和工作年龄人口就会下降

更早，下降幅度会更大。老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则会增加更快，上升更

多。而人口下降的惯性则会持续更久。这些结果的影响因而会更严重。正是

由于这些原因，中国需要慎重对待非常低的生育率所带来的长期负面影响，

并相应采取有效的干预政策。

在２１世纪，至少在上半叶，中国最重大的人口变化之一就是老龄化程

度加深。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老龄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大

人口成就的产物：一是有效根除过早死亡和延长寿命，二是有效控制生育以

及避免非意愿怀孕。由于死亡率将继续下降，而生育率可能保持在较低水

平，老龄化可能是未来发展中的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不是在特定时期发

生的历史事件。因此，尽管讨论防止和延缓老龄化在短期或者对于某一小规

模人口来说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是思考如何应对这一新的人口环境却更重

要。作为人口转变的成就，寿命延长和人口老龄化为个人和社会都带来巨大

益处。除了许多学者所提出的人口红利 （Ｍａｓｏｎ和 Ｔｏｍｏｋｏ，２００４；Ｗａｎｇ和

７０３

① 虽然本研究也可以依据中国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但是普查的详细结果仍未公布。由于需
要考虑将中国、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人口变化进行对比时的一致性问题，本研究选择

使用联合国２００８年中方案人口预测结果，而不是进行新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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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ｓｏｎ，２００７），这些变化为人们在一生中增加健康的生活年数提供了机会。

虽然这些发现还没有定论，但是很多研究表明，随着寿命延长，总预期寿

命中健康生活年数所占比例已经上升。人们现在可以将其一生时间的更大

比例用于生产或其他创造性活动。这反过来有助于克服迅速老龄化带来的

困难。从长期来看，老龄化导致的困难不能靠提高生育率 （高于更替水

平）或移民来解决。只有加快经济发展，调整有关经济和社会政策，并逐

步建设老龄化的社会所必需的设施，建立必需的社会机制，才能解决这些

困难。

中国面临的另一重大变化就是城市化加速和迁移人数的大幅增加。按照

国际标准，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不算高，但是乡城迁移 （虽然可能是暂

时性的）和城市化的规模巨大。中国能否成功应对未来的城市化，是保持

其发展势头和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长期以来，中

国的发展政策以城市为中心，农村剩余劳动力则成为调节城市发展所需劳动

力的后备军。虽然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群很难享受到同城市居民一样的权

利，他们却常常因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受到责难。这不仅妨碍中国

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而且可能成为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由于

中国迁移人口流动的特性以及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发展和双重社会政策所造

成的影响，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和乡城迁移不仅仅是人口过程或者经济过程，

而是政治、经济、社会和人口等诸多方面的深刻变革。

四　结论

全球性人口转变是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在现代世界形成过程

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中国人口转变比发达国家起步晚，但是进展

更快。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迅速下降，中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现在已经达到

７４岁，总和生育率早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而抚养比也降到很低的水平。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已大大受益于这一有利的人口条件。不过，中国的人

口变化不会就此停止。经过 ２０世纪下半叶的空前增长之后，受生育率下降

（尤其是在过去 ２０年，其水平已低于更替水平）的影响，中国总人口将很

快开始长期的下降过程，工作年龄人口则会下降的更早。由于这种原因，以

及迅速的老龄化，中国的抚养比将上升。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未来中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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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条件将不如近年来的情况那么有利。此外，中国还将面临大规模的乡城迁

移和迅速城市化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制定更加务实的战略

来创造和保持可持续、总体有利和相对稳定的人口环境。这对于国家的繁荣

昌盛和长期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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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３７，ｐｐ５２５－５６２．

Ｚｈａｏ，Ｚ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Ｘ（２０１０），“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ｃｅｎ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６５，ｎｏ３，ｐｐ４５１－４７８．

Ｚｈｅｎｇ，Ｚ，Ｃａｉ，Ｙ，Ｗａｎｇ，ＦａｎｄＧｕ，Ｂ（２００９）， “Ｂｅｌｏｗ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Ａｓｉ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５，
ｎｏ３，ｐｐ３２９－３４７．

（高建昆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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